如何將「修行」落實在生活當中
云何為「修行」？
很多人皆以「誦經」、「禪坐」和「念佛」為修行。
今天講的題目是：如何將「修行」落實在生活當中。講這題目的當下，意思是說：很多人其實未將「修行」落實在生活當中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我們如問他說：「你怎麼修行呢？」他或回答：「我以誦經為修行！」於是乎，不管誦的是《金剛經》、《法華經》或《普門品》等，反正只以「誦經」為修行。

有的人呢，乃以「持名」為修行，於是乎不管念的是「阿彌陀佛」或「觀音菩薩」等，也只以「持名」為修行。有的人，卻以「禪坐」為修行。於是乎，不管早上坐，晚上坐，一次坐一個小時或兩個小時，也只以「禪坐」為修行。

若誦經時才修行，誦畢即不修行也。
同理，上蒲團禪坐時為修行，下坐即不再修行矣！
這意思是什麼？意思是：不誦經時就不再修行了。不禪坐、不持名時就不修行了。那你自己算一算，一天花在修行的時間有多少呢？有十分之一嗎？就算有十分之一，有五分之一嗎？沒有！

總而言之，不修行的時間總比修行的時間多很多！所以以此修行，怎可能把修行落實在生活當中呢？

雖有人說：觀呼吸乃經常可觀也。念佛，亦處處可念也。
但不管怎麼說，修行總不能和日常生活打成一片。
有人說：「不會的，我平常也可以觀呼吸哩，不是坐蒲團時才能夠觀呼吸。」那你吃飯有辦法觀呼吸嗎？開車時有辦法觀呼吸嗎？其實大部分時間還是沒辦法觀呼吸的。

有人說：「觀呼吸不可以，但至少念佛可以，我可以一面開車一面念佛，甚至可以一面吃飯一面念佛！」就算如此，但還是念佛歸念佛，開車歸開車，這兩者還不能水乳交融。因此不能說已將「修行」落實在我們生活當中。

所以，一般人再怎麼努力，勉強可把修行的時間增加，從十分之一變成五分之一、三分之一。但是，修行的時間跟不修行的時間，還是很明顯的切開，如涇渭之分。所以再怎麼努力，都不可能將「修行」落實在我們生活當中。

以上，為何修行總不能和日常生活，打成一片呢？
這是因為我們對修行的定義太狹隘所致。

為什麼如此呢？因為，我們把「修行」定義得太狹隘了。

我們把去做某類事稱之為修行。那不做這類事時，即不修行也。故若把禪坐當修行，當不禪坐時即不修行也。把念佛當修行，離念佛時即不修行矣！事實上，「修行」最原始的定義卻非如此狹隘。

重新定義修行：
行者，眾生有三行：身行、口行、意行。即作三種業。
修者，修治、調理。
故修治、調理我們的三行，使與「法」相應，或與「解脫」相應，即稱為「修行」也。
現得重新為「修行」下定義：首先講修行的「行」是什麼意思？行，就是行為。那「修」的話，即修治、調理。能修治、調理我們的行為，這就稱為「修行」。那怎麼修治、調理呢？修治、調理到跟「法」相應、跟「解脫」相應。

我們每天都有很多行為，但是大部分的行為，都不跟法相應，尤其不跟解脫相應。所以這些行為，往往只增加我們的煩惱跟束縛，因此得加以修治、調理。

依佛法分析，眾生的行為主要有三大類，就是：身行、口行和意行，也就是一般人所講的身口意三業。所以要修治、調理我們的身口意三行，使之能夠跟法相應，尤其跟解脫相應，這就稱為修行。

所以，從這個定義來看：不管你做什麼，都在「修行」的範圍裡。包括晚上睡覺時作的夢，何以故？作夢，還跟意業有關哩！於是乎每天上班，吃飯睡覺，待人接物等，哪個不在「修行」的範圍裡呢？故不是上班時就不修行，吃飯睡覺、待人接物時，即不修行也。

雖眾生一向有三行，然多不與「法」相應；故行之愈久，唯煩惱愈多、沈淪愈深！哪能與「解脫」相應呢？所以，時時刻刻、在在處處，都得落實「修行」也。

以「法」為前提：

所以真修行，必以「法」為前提，而來修治、調理我們的三行，使與「法」相應，才有解脫的可能。
於是既以「法」為前提，才能啟動真修行。故修行之初，即須以「聞、思」為方便，而建立正知見，以作為修行的指標。
既「修行」，乃為修治、調理我們的行為，使之與「法」相應。則修行的第一要務，就得先瞭解「什麼是法？」

至於云何能瞭解「什麼是法？」就一般人而言，乃要以「聞思」為方便，而建立佛法的正知見，才能作為我們修行的指標。

所以若以「誦經」為修行，如只是誦文，而不解其意，則哪是修行呢？因為誦了老半天，還是沒有正知見嘛！而如沒有正知見，則修行的第一關卡就過不去了。

同理，如只是持名念佛，雖佛號念得很勤，但因對法不瞭解，還是不能啟動修行的機關。同理，若只禪坐數息，數息不是只有佛教才數息，外道也在數息啊，甚至能證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甚至更高的定。但只禪坐數息，嚴格來講也還未修行。因為對法、對知見還不瞭解故。

故「八正道」中，乃以「正見、正思惟」為首要方便。
於是從「聞、思」而建立「正見、正思惟」，並用以修治、調理我們的三行，使與「法」相應。這便是修行最原始的功課。

既三行是與生活密切相關的，於是修行也必與生活打成一片。
所以，很多人都知道：學佛首先得「聽經聞法」，可是講到修行時，又把所聽到的佛法丟一邊去。這不是很奇怪嗎？

我們都知道在「八正道」裡，首先就是「正見、正思維」。因為得先有個評判的標準，確認的指標，才能來修正我們錯誤的行為。否則，必照我們過去的慣性去作反應，這就跟修行不相應了。

當我們從聽經聞法，而建立正知見後，就希望把我們的身心行為，慢慢調理到跟法相應的地步。這才開始正修行哩！而跟法相應，即是廣義的戒。

廣義的戒：不只是五戒、八戒、菩薩戒爾！
比如吃飯時，如何修行呢？如五觀堂所示：1.計功多少，量彼來處。2.忖己德行，全缺應供。3.防心離過，貪等為宗。4.正事良藥，為療形枯。5.為成道業，應受此食。
很多人都以為戒只是五戒、八戒，甚至菩薩戒。事實上，真正的戒何只是這些而已！因為我們每一樣行為，其實都跟「法」有關。法太廣泛了，就修行而言，最直接牽涉到的就是我們的「動機跟心態」。試問：我的動機跟心態是否與法相應？這就是很切要的修行要務。不講不合法的話，不做不合法的事，不起不合法的念頭，這就是最原始的「戒」。

當然，就世間來講，只能用有限的條文去說戒，故有五戒、八戒。事實上，對真正的修行人而言，戒絕對不會只是五戒、八戒。比如說，吃飯好了。吃飯，算哪條戒呢？各位看「五觀堂」上怎麼說：

1.計功多少，量彼來處。2.忖己德行，全缺應供。3.防心離過，貪等為宗。4.正事良藥，為療形枯。5.為成道業，應受此食。

對一個純心修行人來講，吃飯是為什麼呢？乃為保持色身的健康，以作為修行的工具。為了借假修真：雖然知道這個身體是終必老死的，但在有生之年，我們還得善用這個工具，來聞法、修道。所以，為了保持色身的健康，我們必須有飲食的供應。所以受用飲食，不是為了享受。這與世間法所強調的「營養、衛生」也是對應的。

反之，如只貪圖好味，或者跟著流行，那就跟修行的主旨相違背了。故曰：防心離過，貪等為宗。我們在進齋堂時，在正飲食時，就要反觀：我現在起的是什麼念頭，那些與法相應，那些與法不相應？都得清清楚楚。

有些人一看到好吃的，就都忘了什麼是法。有些人甚至細心去研究：這是怎麼烹調出來的？我回家也好好去調理吧！那你就錯用心了。所以，我以前帶禪修活動時，就得交代廚房：吃飽就好，不要吃得太好。因為吃得太好，很多人就不免要用錯心思了。

同理，衣服要怎麼穿呢？天氣冷了，當然就為保暖也。那天氣不冷時，乃為蔽體爾！但很多人穿衣卻不只是為了保暖、蔽體，而是為了炫耀、流行！於是不得不買名牌的，不得不跟著趕流行，這即不與「法」相應了。所以五戒、八戒的條文，哪可能規定得如此周詳呢？

比如開車時，如何修行呢？首先得遵守交通規則。其次，得調理情緒，使之心平氣和。最後，能安全迅捷地到達目的地。
或者我們講開車好了，開車就不能修行嗎？有些人開車時，你坐到他的車子，心裡都很緊張哩！因為他毛躁，橫衝直撞的根本不遵守交通規則！有些人雖想遵守交通規則，可是一看到別人超車，就心裡歇斯底里的，想跟他硬抝。這哪與修行相應呢？

所以，開車要跟修行相應，除了遵守交通規則。其次，得情緒平穩、不急不躁。第三，要能安全迅速地到達目的地。

所以，食衣住行中的每樣事情，甚至在公司裡，跟客戶談生意，這都跟修行有關。以上說修行，第一要以「法」為前提。然後，在生活中表現出跟「法」相應的行為來。

習氣與業障：

以上聽來，修行似不難。但其實卻很不容易！何以故？大部分人不是以法為前提，而是以習氣、業障為前提。故在聽經、聞法時，似明明白白，但碰到境界了，就忘得乾乾淨淨。
為什麼呢？因為我們過去世無始以來所作的，大都不跟「法」相應。於是從世世以來所連結的慣性力量，永遠比正知見的力量大得太多了。這就被稱為「習氣、業障」。

經言「阿陀那識甚深細，一切種子如瀑流。」一般眾生在瀑流中，能立定腳跟者已鳳毛麟角，便何況能逆流而上呢？
故大部分都隨波逐流、不辨東西去也。於是聽歸聽，行歸行，如涇渭之分。
在經典上有句話說：「阿陀那識甚深細，一切種子如瀑流。」我們過去無始以來所養成的慣性力量，就像長江、大河一般，不只後浪接前浪，且波濤洶湧。一般的人，若掉入其中，能夠不被襲捲帶走的，幾乎是不可能。

而作為修行人，不只不能被沖走；還得逆向溯源。何以故？眾生常說有「兩種流」：一種是順生死流，一種是逆生死流。你想想看，在那驚濤駭浪中，能搞清楚方向就已經很不容易了；更何況還得逆流溯源，真是談何容易！故大部分都隨波逐流、不辨東西去也。於是聽歸聽，行歸行，如涇渭之分。

或問：如何對治呢？
答言：以修定對治之。

所以，進階的修行法門就是得「修定」。先前，我已說過：我不認為修定，乃只是「置心一處」而已。何以故？因「置心一處」，在我們生活當中卻是沒什麼大用的。但是，「置心一處」的訓練，能使我們對當下的「動心起念」，覺察得比較敏銳。

因為業障習氣其實是跟著妄想轉的，我們的妄想若停不下來，則習氣業障的力量，就一直牽引著它。當我們能夠用方法，使妄想慢慢減少，這即代表我們已能慢慢擺脫掉習氣、業障的牽制。

所以，當我們表面上只是單純地用方法，而讓自己慢慢減少妄想雜念的糾纏；這也可說已使業障、習氣的力量，變得比較淡薄。就算未完全清除，至少能暫時不起「現行」。而能暫時不起現行者，那我們才有餘力，用「正知見」去作比較明智的反應跟抉擇。

所以，我一向認為：定力的成就，其實是反比於業障牽引的力量。故能把業障習氣牽引的力量，減至最低程度，才代表你的修定有成就。所以，真修定有成就者，不是光誇耀你在禪堂裡、在蒲團上曾有什麼覺受。然後出了禪堂、下了蒲團，碰到境界時，就什麼都還給它了。如此修定，在現實生活上，根本就是白痴。

真正有定力的人，是出了禪堂還能「八風吹不動」。簡言之，修定第一種功德，是能讓我們的習氣業障先暫時平撫下來。至少牽引的力量沒那麼強，而沒那麼強者，我們才有餘力用「正知見」，去作比較明智的抉擇。

第二，如果業障習氣的力量還在，故現行為妄想時，因為修定的關係，我們的覺察能力也會變得比較敏銳。因此，就算對境起了妄想雜念，被業障習氣帶跑了，因為很快就察覺到了，所以能再以「正知見」而作對治、調伏，因此也不至造粗重的惡業。

從覺照到迴向：

所以一個修定真有功夫者，便能對自己的動心起念，皆看得很清楚。
既動者，即已察覺到。且屬於那一種妄念，也能分辨得清清楚楚：是貪？是瞋？是慢？是疑等？
待分辨清楚後，再消除它？或「迴向」它？
因此，在生活中當對我們念頭的起起落落，能敏銳地去覺照，看這念頭是跟法相應？還是被業障習氣帶走了？如果發覺被業障習氣帶走的話，就要趕快消除它，或「迴向」它。所以，我對「迴向」的定義，乃跟別人不一樣。

云何「迴向」？迴到與法相應的方向！
我們於聽經聞法，建立正知見後，即能給我們一個蠻明確的方向去精進。但是，我們又常迷失了這個方向，常忘掉了這個方向，為什麼呢？被習氣業障帶跑了。當我們發覺被習氣業障帶跑了，就要趕快「迴到正法的方向」。所以，能「迴到正法的方向」，能「迴到跟解脫相應的方向」，這才稱為「迴向」。

所以，真正的「迴向」，是事前就應該「迴向」，而非事後再來「迴向」。云何事前就「迴向」呢？在做事之前，就要分析我們的動機、心態跟方法，是否跟「法」相應。如果不相應，就要趕快修治、調理。所以，我的看法是：因為「迴向」才有功德。而非有了功德，再去「迴向」。

因此，對境界的反應，對初修行者乃不宜太快！太快常落於業習的窠臼而不自覺。
但也不是一切慢吞吞的就對了。與法相不相應？這才是重點！
因此，初修行者對境界的反應，其實不要太快才好。因為，如果太快，往往是被習氣業障牽著走的。我們寧可把反應的時間延後，以讓我們有較充裕的時間去判斷，是不是與「法」相應。

所以雖很多人都說要訓練「直覺」、依靠「直覺」。其實，直覺並非那麼可靠。因為很多時候，直覺乃是業障習氣的現行；尤其當業障習氣力量很大時，你就以為「當下即是」了。等最後，才認定「以上皆非」時，往往已不能挽回了。當然有些直覺是正確，甚至精巧的，所以最好的對策是：呈現直覺後，再用「正知見」去做判斷，這才是比較保險的。

但是，也非像某些人說的：修行就得一切都變得慢吞吞的。跟「法」相不相應，這才是修行的重點。否則，如果慢吞吞就有修行的話，那烏龜就是最有修行的了。

智慧的抉擇：

於是乎，所謂智慧者，即是去作一個與法相應的抉擇。
故能抉擇得愈善巧、愈精準，即代表其愈有智慧也。
云何善巧？既利己又利人；既利於此世，又利於來世。既利於世間，又利於解脫。
以上，對於修慧而言，最後在於：面對境界時，能否去作一個善巧的抉擇。然後再順著這個抉擇，去反應我們的身口意三業。

而能否作一個正確、善巧的抉擇，跟你打不打妄念，其實沒有必然的關係。如果打了一百個妄念，最後能過濾出一個睿智的抉擇，我認為「還是值得的」。反之，如果都不打妄念，就直覺地跟著業障習氣跑了，那你還是輸了。所以，老是強調「不打妄想」，這其實不是最重要的。能否冷靜、超然地，去作一個非常明智的抉擇，這才是切要處。

至於云何才是「明智、善巧的抉擇」呢？一、既能利己又能利人。如果只是利人，雖美其名為「菩薩道」，但相信資糧不足的人，路走不遠的。反之，只是利己而不利人，路當更不可能長遠。故要能切中利己又利人的平衡點，這路才可能長走下去，且愈走愈寬廣。二、能利此生又能利來世。有些人短見，只選擇對現在有好處的，可是過了一段時間，後遺症就慢慢顯現了。最後只落於「得不償失」。反之，如只利來生而不利今生呢？同前所說：資糧不足的人，路是走不遠的。

第三、最好是能利於世間又利解脫。未必利於世間，就一定得跟解脫背道而馳。如果是個善巧的的抉擇，便能既在世間法上修福，也在出世法上修慧。所以能否去作一個非常明智的抉擇，就看每個人的用心了。
一般人雖常謂「由定發慧」，但對定云何能發慧？就不明瞭！
於是就以「守株待兔」的心態來修定，結果乃只是：定既不成就，慧也無影子。
其實，光修定，是不能發慧的。何以故？若光修定，就能發慧；云何外道不能發慧呢？
所以雖常聽人說：能由定發慧！但我覺得這句話，實有很大的瑕疵。為什麼呢？如果修定就能發慧，外道也應能夠發慧。但我們都不認為外道真能發慧。

然而，有很多人就對此堅信不渝。於是就很認真地去修定，然後再抱著「守株待兔」的心態等著發慧，結果等了一輩子，什麼也沒發哩！如果發了，還可能是發瘋、著魔哩！

以定證慧：

若光以聞思所成的解慧，則不能實際地表現在身心中。
何以故？被業障、習氣所驅使故。
故必以修定的功夫，才能脫離業障、習氣的制約。才能發揮「正見、正思惟」的抉擇力，而作成智慧的抉擇。
因此，對於定慧的關係，我寧可說是「以定證慧」。云何為證？能實際地表現在身心中。

為什麼呢？雖從聞思的知見裡，我們也能得到一些智慧；然這只能稱為「解慧」，而不能稱為「證慧」。解慧因為常被業障習氣牽著跑了，所以沒辦法完全表現在生活當中；故要用修定的方式來降伏業障習氣。當業障習氣的力量，就算未完全降伏，至少已能減低，我們才有辦法應用「正知見的抉擇」，而表現在日常生活當中，故即稱為「以定證慧」。

鼓風爐的比喻：
然而若相關的因素太複雜。光靠第六識的思惟而來作擇，卻也是勞苦而效用不彰。
其實，若待修定後再來作作擇，卻往往有神來之筆。能很快作成善巧的作擇。
對於「以定證慧」，我還有另一種體驗方式。有些較重大的事，因為牽涉到的因素很多。於是如單用「思惟」的方式去動腦筋，往往想得暈頭轉向，卻還不能統理出較滿意的抉擇。真是雖勞苦而效用不彰。

其實，可用「修定」的方式去統理。修定其實是不思維的，為何「不再思維」反有辦法得到更好的抉擇呢？

何以故？恰如鼓風爐的比喻：相關的因素如所採集的礦砂，修定則如將彼礦砂，封入鼓風爐中冶鍊。若火夠大，則礦碴與金屬結晶，乃得分離。
分離後，自沈澱成金屬結晶；於是所欲的抉擇，即已完成也。
這我過去曾用一種「鼓風爐」的比喻：我想各位大概多少知道，所謂的鼓風爐，就是要拿來煉鐵、煉鋼的。 煉前得先去採集很多礦砂，採的時候當然都是稀稀落落的，東一塊、西一塊。然後再把採集到的礦砂，放到鼓風爐裡，不斷加熱。

當溫度加熱到相當程度時，爐裡的礦砂就慢慢溶解了。溶解後，因比重不同，雜質跟純金屬就會分離。一般而言，以純金屬較重，故沉澱在下；礦碴較輕，故浮堆在上。

前說到，如果是一個較重大的抉擇，往往牽涉到的因素很多，既包括佛法的知見，也包括世間的知識、經驗，這些就是煉前所要採集的礦砂。礦砂採集很多之後，當然我們也曾作一些思維，因不能統理出較滿意的抉擇。這時我們就暫時把思維的功夫放下，好好專心地去修定。故修定的功夫就像於「鼓風爐」裡慢慢加熱。當加熱到相當程度時，礦砂溶解了。

在我們的第八識裡，會把先前的資料，根據我們的需要而作一番整合。當整合完成後，就會自然呈現出來─「眾裡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。」這即是我要的答案。

為什麼這麼輕鬆就完成了呢？因為純金屬已經從沉澱中再結晶矣！所以今天有很多人，不管是為了修行、解脫，還是為了突破、創新，都得透過禪坐的功夫。

當然，先決條件是：得先採集好足夠的礦砂。這礦砂，既包括佛法的正知見，也包括世間的知識、技術、經驗等。
其次，既鼓風爐中的火，要夠大。醞釀的時間，也要夠長。才能完成當有的結晶。
當然這裡面乃有一個先決條件：必先採集足夠份量的礦砂。反之，若爐裡空空如也，則火再怎麼大！也煉不出來吧！

這也就說，很多人錯以為「由定就能發慧」，然而若爐裡根本沒有礦砂，則怎麼煉也煉不出來的。當然如果是小問題，既收集的資料不用太多，醞釀的時間也不用太長，即能搞定。反之，若是大問題的話，當然收集的礦砂既要夠多，醞釀的時間也要夠長，才有辦法完成當有的結晶。

隨正知見以化緣：
人既生活於世間，每天、每時，都得與緣互動。

至於判斷何為順緣？何為逆緣？則與正知見有關！
甚至如何化逆緣為順緣，更與正知見有關！
這也就說，真正的修行，其實是在作成「較明智的抉擇」。而不是像很多人講的：一切隨緣就好。然而緣究竟怎麼隨呢？竟是隨緣修福？還是隨緣造業呢？你也搞不太清楚哩！

因此，我寧可說是「隨正知見以化緣」。云何化緣呢？人既生活於世間，每天、每時，都得與緣互動。有些緣為順緣，順緣我們要珍惜，則接納、吸收而已！有些緣為逆緣，則或迴避、或將之轉化也。故如正知見不清楚，云何去分辨順逆呢？其次，如果功夫不夠好，逆緣還是應該先迴避。所以佛法上所制的戒，就是功夫不好者當去迴避的。

但是，迴避絕不是最高明的。最高明的是能去「化緣」也：把惡緣化成善緣，把染緣轉成淨緣。當然要「化緣」，要化腐朽為神奇，得有更高的功夫才行。如果功夫還不夠好，最好還是先閃一邊去吧！

先見之明：
所以，對於修行，我並不認同「一切隨緣，一切安於當下」的說法。
在前述「鼓風爐」的比喻中，各位如較敏感的，便會有一個疑問：我們每天都得抉擇很多緣，如果都得用「鼓風爐」的方式去結晶，大概都會緩不濟急的！

於是乎，該怎麼辦？

答言：當有先見之明，而未雨綢繆也。

很多事情的發生，都非突然暴發的，而是有它的次第與徵兆。所以，對於未來可能發生的事，可能得面對的抉擇，我們要先有心理準備。寧可未雨綢繆，勿待臨渴掘井。

或問：既常於緣中，計較、分別、取捨，那與世間法又有什麼差別呢？

答云：雖分別、取捨，卻是以「正知見」為前提，而作分別、取捨的，是以不同。

這也就說，一般人常以「修定」的置心一處，或不分別、不取捨而為修行的心要。事實上，那只是修定，而非修慧也。若修慧者，還得分別與取捨。各位看「八正道」中，有那個不是從分別與取捨中，才能完成呢？

非滅受想定，而是無功用行：

最後，我們再回顧修行的定義：修治、調理我們的三行。其實，三行中乃以「意行」為主。 

這也就說，我們再回顧所謂的「修行」，修治、調理我們的三行，使與「法」相應，或與「解脫」相應。其實，三行中乃以「意行」為主。因為，我們的身行跟口行，其實都是附屬於「意行」的。

所以「修行」更精準的說法是：眾生有五蘊，色受想行識。但我們不是修色蘊，修色蘊的話，就跟外道練功去了，就算把這色身練得再好也沒用，終不免一死。我們也不是練受蘊，在打坐的過程中，就算有各式各樣的覺受；但下座後就都還給它了。我們也不是在練想蘊，而是練習不打妄想哩！

最後發覺，主要練的是行蘊。因為行，就是「抉擇」，要作明智的抉擇。或問：這跟世間人，有何不同呢？答云：世間人乃以「貪瞋癡慢、業障習氣」為前提而作抉擇，而我們得以「正知見」，尤其以「解脫」為前提而作抉擇，故不同也。

所以「云何作成明智的抉擇？」才是我們修行的重點。這也就說，最初的「聞思」，乃是為作成明智的抉擇而作準備而已。因為，我們需要有正知見，才能當作抉擇的標準。其次，修定也是為作成明智的抉擇而作準備而已。因為定力修得好，才能擺脫業障習氣的糾纏。也為定力修得好，才能應用「鼓風爐」的結晶方式而完成抉擇。

而意行的修治、調理，當以降伏「第七識」為主。
何以故？末那識的我見、我愛、我慢，才是「貪瞋慢疑」的根源；也是一切煩惱、生死的主因。

最後再審思，明智與否的關鍵乃在：能不能降伏「第七識」？因為，第七的末那識其實就是眾生的我見、我愛、我慢哩！故若末那識橫梗如山，你的抉擇必離不開貪瞋癡慢。故能降伏「第七識」，才可能成就明智的抉擇。

因此，修行到最後，卻成就為修「不行」也。云何「不行」呢？我見已破，我愛已捨，我慢已摧！故經典言：如截多羅樹根，枝葉不久萎矣！於是若能截斷末那根本，即不必擔心「貪瞋慢疑」的業障、習氣，還會不斷現行。或如《遺教經》所言：譬如牧牛之人，執杖視之，不令縱逸，犯人苗稼。牛既死矣！還用執杖視之，怕犯人苗稼嗎？當然不用了！

問曰：若牛死矣！還能分別、抉擇嗎？
答云：以無功用心，而作分別、抉擇。而這分別、抉擇，即被稱為「無功用行」也。

至此我們再回顧：於原始佛法中，修行到最後，乃曰「入滅受想定」也。於是既入「滅受想定」，即很難再對境界作分別、抉擇矣！但大乘謂修行，到最後卻是證入「無功用行」也。無功用行，其實還是在作抉擇，只是不需要透過思維的過程，即能作抉擇。故於「無功用行」中，仍得繼續上求佛道、下化眾生也。
當然不管是「入滅受想定」，或證「無功用行」，都離我們太遙遠！但至少以不分別、不抉擇的修定法門，肯定是無法落實於生活當中。故唯有以「有功用心」而分別、抉擇的修慧法門，才能落實於生活當中。

禪修時間的分配：
有些人於禪修期間，乃是從頭到尾，都在練習不分別、不取捨的修定法門。雖練得好，也能使身心寬鬆、情緒平穩。
然一旦得重新面對生活時，卻產生了相當地厭惡與無奈。於是乎，愈禪修即愈不能落實於現實生活中。
最後再講到，我個人對於一次「禪期」修行的建議：在向來所聽到的都偏說是，不管數息或念佛，你都應該一個方法用到底，即用到最後一分鐘、用到最後一秒鐘。然後，待出禪堂再重新去面對生活中種種的事相、紛端。

但是，當他們回到家裡、回到公司時，就會發覺難以適應。因為在修行時，都得一切放下、一切不分別；而今卻百事待舉，每樣都等你重新發落。於是很多人即不免會起厭惡的心、無奈的心！

這樣你就愈修行，愈適應不良了。禪三時間還短，落差還可彌補。如果是打了禪四十九，回去可能都困惑於如何洗碗，如何去面對先生、孩子了。相信，很多人都會有類似以上的經驗。

我建議：在一次的禪修期間。我們可以2/3 或3/4 的時間，來練習不分別、不取捨的修定法門。故能使身心寬鬆、情緒平穩。
然後待最後的1/3 或1/4 的時間，再來作思惟與抉擇。故待思惟、抉擇後，即能對未來，完成極明確的藍圖。
於是乎，當我們將下座面對生活時，必更是充滿信心與活力。
所以我個人的建議是：不只是一個方法用到底而已！因為我們如經過一段時間的「修定」，不管用數息或念佛，身心都會愈來愈協調。當我們身心愈協調時，即可對未來的事作一些思考、抉擇：

1.於前述「鼓風爐」的比喻中，能自然練到「結晶」的時候，當然最好。然唯恐有些人或時間不夠，或火候不夠，還不足以結晶。故退而求其次。

2.在一次禪修期間，我們先把前三分之二的時間，甚至四分之三的時間，拿來單純地用「修定」的方法。因為單純地修定，原則上可讓我們身心非常平靜，既情緒平穩，又頭腦清楚。然後再用剩下的時間，去對過去、未來作一番反省跟規劃。

因為於這段時間作反省跟規劃，絕對會比於日常生活中作反省、規劃，功效好太多了。因為此時，身心都應在最佳狀態。如此時不把握，待出禪堂諸多疑難雜症又一下子洶湧而來時，再去面對、抉擇嗎？

故能於禪堂最關鍵的時間裡，去好好思惟、抉擇，待出禪堂，絕對是胸有成竹、老神在在的。這也即是剛才所講，云何為明智的抉擇？既與佛法相應，又跟世間法能相得益彰也。

故如抉擇得好，不但跟智慧相應，也跟福德、慈悲是相應的。如抉擇不好，就跟煩惱、束縛糾纏不清了。雖佛法上常強調要「解脫」，但怎麼才能「解脫」呢？我可以跟你講白一點：如果被套牢了，再去求解脫，大概都太晚了。而被誰套牢呢？十有八九是自己套自己啦！因為抉擇得不夠明智、不夠善巧，所以把自己給套牢了。

這也是剛才為何說：其實打不打妄想不是最重要的。能否作成非常明智的抉擇才是最重要的。而一旦作成明智的抉擇，就自然可以清除很多無謂的妄想。

所以當趁著我們身心最寧靜，頭腦最清楚的關鍵時刻，趕快完成明智的抉擇。當然我得重述：在你作抉擇前，還有一個先決條件，得收集足夠的礦砂。否則，若鼓風爐裡空空如也，則再怎麼煉，也是煉不出真金來的。

故想將修行落實於生活當中，還得以修慧為主，以定證慧也─於身心安定後，再去作善巧的抉擇與規劃。故若一年打一次禪七，則能對下年度有個妥善的規劃與安排。若半年打一次禪三，則能對下半年度有個妥善的規劃與安排。若每月打一次禪一，則能對下個月有個妥善的規劃與安排。若每天早上有一次禪修，則能對當天的行程有個妥善的規劃與安排。
真正有智慧者，必「一切事如意者，十常八九。」何以故？一切事的本末終始，皆能了達於心；故能按部就班，一一去完成也。所以我過去常跟竹科的人說：你們於跨年時打禪七，是頂有意義的。因為，既能對去年度作一番回顧，又能對未來作一番規劃。

因此一個人有沒有修行，證不證智慧？不是只在理論上高談闊論而已，也非於覺受間捕風捉影而已！而是能事事比別人表現得更出色，也念念比別人呈現得更安穩才是。而這關鍵，乃在能否作成「明智的抉擇」。

能用這樣的角度去看修行，修行其實是非常廣泛的。真正的修行，是面對境界才開始的，而聽經聞法、修定練心，皆只是為修行作準備而已！

以上所說，即是：如何將「修行」落實在生活當中也。好，今天這題目就講到這地方，看各位還有什麼問題嗎？阿彌陀佛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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